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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老家有一句民谚：“嗦螺蛳吃酒，强

盗赶来不肯走。”这句民谚生动地形容了螺蛳
的至臻美味，纵或有强盗来家，食螺人亦舍不
得弃螺而逃，大有“要吃不要命”之大气概，其
受百姓喜爱可想而知了。

“青黝石头，卷筒门楼，小娘子出门，芭
蕉扇盖头。”你猜得出这个谜底吗？——那
就是螺蛳。至今还记得母亲用茴香煮螺蛳，
装在小碗里，叫我们几个兄弟姊妹用竹签挑
着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所生活的小村子
里，河塘沟汊星落棋布。清晨，雾岚缥缈，水
墨氤氲，墙脊斑驳，菰蒲雁鸣，渔翁苍劲，一派
古风意蕴。此地水草丰美，在河底有鲢鳙鲫
鳊及小虾小蟹小杂鱼来回游弋寻找食物；在
腐殖质较多的水田、水沟里，随处可见螺蛳的
身影。它们的环棱壳上长着青苔，懒洋洋地
一动不动。

在水田里，我打赤脚，将带来木盆浮在水
面，然后弯腰摸螺蛳，摸一个丢一个在盆里。
不需要很长时间，盆子就满了。抬回家的时

候，内心很满足。
有时走到水沟边，亦要挽起裤角下水，

将一个个比较大的螺蛳抓起来，丢到竹篓
子里。当我走到另一处时，放牛的舅爷叫
我赶快进去抓螺蛳，他说草上的螺蛳挨挨
挤挤，捡都捡不完。我刚踏进草丛，有些螺
蛳受到惊吓，便松开了吸盘，滚到水里去
了。我有些着急，赶快蹲下去将一缕缕粗
草顺着一捋，一个个螺蛳便滚落在了草根
边。它们的厣子（螺类介壳口圆片状的盖）
缩到壳里。我抓过竹篓子，将它们全部扒
了进去。

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深一脚浅一脚摇
晃着，提一篓子螺蛳回了家，倒在缸里，再加
上满满的清水里，撒一点白盐，让它们吐出肚
子里的泥浆。几天后，母亲洗干净螺蛳，再切
好葱段、姜片、蒜末、青椒条等，一起加入铁锅
里爆炒。十几分钟后，锅里热气腾腾，香气在
灶头萦纡、飘荡，弥漫到屋外。闻到香气，馋
得我流下了哈喇子。拿开锅盖，拈一只轻轻
一嗦，那软韧而鲜辣的螺肉就滑进口中，鲜味
爆棚，攻陷唇舌。

二
夏日黄昏，野鸟啾唧，小风清凉，一家人

摆起木桌，坐在树荫下嗦螺蛳，心情欣悦。母
亲草草吞了几口饭，摇着蒲扇，为我们驱赶着
蚊子。我嫌天气有些热，脱了上衣，光着膀
子，运足中气，嗤溜嗤溜地吸螺蛳，细腻、滑
爽、鲜甜，在舌尖上跳跃的是水云间的原汁原
味的美食。嗦之有肉，欲罢不能。“哧溜”“咔
咔”，场面很热闹。兄弟姊妹们各自用手抓了
吃，弄得手上和嘴上全是油，你看看我、我看
看你，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最近我看了陈晓卿著的《至味在人间》，
其中写道：“同桌一位当地的女性同行，伸出
纤纤玉手，用前三个指头拈住一颗螺蛳，轻轻
靠近唇边，两颊微微一颤，指尖便只剩下一只
空壳……整个过程就像打了一个飞吻，轻佻
又不失优雅……”她有这门绝技，可以称之为

“食神”了。
三

还有一种吃法，是用酒糟泡螺蛳。制法
很简单，将洗干净的螺蛳、切好的葱、姜、蒜等
倒入钵子里，挖两勺糯米酒糟加入，再放入冷

水，盖住全部的螺蛳为止。小火慢炖，让一颗
颗的螺蛳被酒糟醉倒，半个小时后，夹一个起
来，蘸一点酱油吃，丰腴的螺肉滑腻腻爽溜溜
嗦到舌面上了，味道鲜美，令人感叹：“一味螺
蛳千般趣”。螺蛳汤汁的鲜美热辣，还可以煮
粉条吃。这就是传说中名震江湖的螺蛳粉。
或者把多余的汤汁拌入米饭，吃起来不需要
另外的菜肴了。

母亲不忙的时候，还会用大铁针将螺蛳
肉挑出来。螺蛳肉质紧实肥美，没有泥腥
味，通体透亮，加韭菜段一起炒，吃起来嫩汪
汪的。在旧时代，贫苦的百姓吃螺蛳是为
了填饱肚子，餐餐稻粱的达官贵人吃螺蛳
是为了尝鲜，清高孤傲的诗人吃螺蛳是为
了品味世俗生活的乐趣。而我觉得螺蛳的
清香，就是乡愁的味道，人间烟火，惬意享
受。目下的螺蛳在夜市上能吃到，然而似
乎是池子里面家养的，没有野生螺蛳的清爽
纯正的味道。

古人云：“芦头古瓮醉为乡，乡野青螺不
枉尝。”时代在变，但那份对生活的热爱、对美
味的向往，永远不会消失。

我不知道节俭是不是一种家风？更
不知道母亲的节俭是不是从外婆外公那
里传承过来，而外公、外婆早在我出生之
前就去世了。

记忆中，母亲常挂在口中的一句话是
“吃不穷、穿不穷，不会当家一辈子穷”。
也许是家里家大口阔人多劳少，队里分的
粮油和布票总不够吃穿的缘故，每天母亲
都得为一家人的吃饭穿衣而操心，哪怕是
一粒米、一颗饭，在母亲的眼中，都如同金
子般的珍贵，是万万不能浪费的。有时母
亲在淘米，米缸外不小心撒落了几粒米，
母亲会赶快将它捡起，吃饭时看到谁的碗
中还有一粒剩饭母亲也让我们全部吃下，
并且会赶快说出那句她此生唯一会背的
诗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不知
道母亲只从哪里学到的这句诗的，并且恰
到好处地用在了这里，有时我会非常好
奇，故意问笑着说一句：“妈，你怎么知道
这句诗的，你又不识字？”母亲则会笑着反
问：“不识字，就不能学。”我知道，母亲在
解放初期的扫盲班上过几天学的。而母
亲这句唯一的诗句，也是我最早学到的古
体诗词，到今天都一直教育着我珍爱粮食
和节俭的好习惯。

计划经济的年代，也是我们国家缺衣少食困难时期，
母亲除了拥有节俭法宝，还有双让人羡慕的巧手，也不致
使全家人忍饿挨冻度过那个特殊的年代。

那时家里人多，父亲又常年在外工作。母亲除了要
操心全家人的吃饭问题，还得想办法解决一家人的穿衣
难题。因此，每年冬天农闲的时候，母亲便会让哥哥们从
楼上搬下我家那台不知何时就有的纺棉纱的纺车，放在
堂屋紧靠北墙的地方，每天的晚饭过后，母亲便点燃那盏
污渍斑斑的油灯，将早几天请人弹好的棉花，用手搓成如
麻花一般粗细细长的棉条，摆放在那个小小的柳编条织
成的小筺里。此时母亲右手摇动着纺车的把手，随着纺
车的飞快旋转，左手拉着细长的棉线，

那时候，我很喜欢看母亲纺线的样子，感觉很是神
奇，总想看个明白。

当昏暗的煤油灯光下，纺线车发出嘤嗡嗡的声响，很
快一根长长的棉线在母亲的手中捻了出来，轻轻地缠绕
在纺车的滚筒之上。有时我会陪在母亲的旁边，借助煤
油灯昏暗的灯光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有时则是陪在母
的身边，听母亲说些“纺线、纺线，慢慢捻”“自己动手，丰
衣足食”等她不知从哪里学来歇后语的词句。

我知道，那纺出来的一砣砣棉线，只有攒足到一定的
数量，才能织出全家人每一件家织布衣服的棉纱。

母亲经过几个月不知疲倦地日夜纺线，总算攒足了
到小集市上的小店铺才织成一块块粗糙的家织棉布，那
布匝灰白且粗糙，还有些细小的黑点。虽然那布匝并不
美观，但它却能解决全家人的穿衣问题，母亲那种“自己
动手、丰衣足食”自强不息的精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
仅使全家在即将到来的秋冬季节免饥挨冻，同时也从小
就使我们养成了一种自己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和战胜困难
的信心。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母亲除了勤俭持家和自己动
手的生活习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母亲对盲人爷爷生
活的照顾更是令我记忆犹新。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母亲
除了队里的劳动、全家人的洗衣做饭做，照顾好爷爷的生
活起居就成了母亲不可推脱的责任。每天，天还刚亮母
亲就早早地起床了，自己简单地洗漱过后，首先就是倒掉
爷爷的便盆，然后是一日三餐，哪怕是队里和家里的事再
忙，母亲也会把做好的饭菜端到爷爷的手上。爷爷双目
失眠，加上年纪又大，有时也有找不到便盆或来不及时弄
脏身上的衣裤，当母亲知道后，便会毫不犹豫地帮他换
洗。我清楚地记得，爷爷很不好意思时，会生气地用力拍
打着自己的脑门。母亲则在旁边极力地劝阻爷爷，笑笑
说：“别生气、别生气，这有什么，帮你洗洗就是了！”而爷
爷也会说：“我怎么不死，老麻烦你和害你呀！”

立和孝敬老母亲也经常对我们说，爷爷这一辈子不
容易，因祖母去世得早较早，爷爷又当爹又当妈，操劳一
辈子，也没有享过什么福，我们必须善待老人，谁都有老
的那天。那时，我只能似懂非懂的点头称是。

就这么，一晃多年，母亲对爷爷总是那么尽心尽意地
照顾，直到他老人家去世的前天，爷爷突然说想喝一碗肉
汤。在那买肉凭肉票的年代，母亲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最
后还是找队里的一位叔叔家借到一斤肉票，于当天的早
上赶往公社的食品商店，买回了一斤猪肉，晚上让爷爷喝
到了他此生最后的一碗肉汤，让爷爷满足而安详地闭上
了眼睛。

现在母亲也去世好多年，而母亲节俭持家、自强自
立、孝敬老人的品德，却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影响
着我的孩子，他们身上也很少看到一些现在年轻人的攀
比、浪费与不孝敬老人的陋习，他们一直以节俭、自强自
人为自豪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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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一年年开过，今年的莲花已经不是往年
的莲花。过去的莲花大都是野生的，是在自然环
境中成长起来的；现在的莲花有了杂交种，是人工
栽培出来的。人工栽培的莲藕更白净也更丰满，
就像经过精心梳妆打扮的女子；但莲藕从来都不
是用来看的，得好吃才行。杂交莲藕炖不烂，吃进
嘴里特别不是滋味，咬也还是咬得动，但绝对不是
咬莲藕，更像是咬炖过的橡皮；正因为炖过，所以
莲藕的脆劲也炖没了。杂交莲藕的汤色也变了，
是一种固执的土红色，这样的土红色总是让人心
神不定。吃这样的莲藕是很难受的，尤其是我们
这些吃过野生莲藕的人，嘴巴早就被野生莲藕惯
坏了；咬着杂交莲藕，心里想着野生莲藕，牙齿咬
一下，心就要抽搐一下。伤心之余就在心里暗暗
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用这种莲藕炖汤了。发誓
归发誓，看见莲藕还是忍不住走上前去，还心存侥
幸地问：“这莲藕炖不炖得烂？”卖莲藕 的 总 是
说：“炖得烂，只是价格贵很多。”潜台词是：你
不一定舍得花钱，你不一定吃得起这么贵的莲
藕。我其实更希望这就是炖得烂的莲藕，只要炖
得烂，再贵也值得。我一次又一次把贵得离谱的
莲藕买回家，用砂锅炖，用高压锅炖；还心血来潮
买回藕煤炉子，用文火炖一个通宵；但莲藕还是像
橡皮一样不发生丝毫的改变。

既然我不能改变杂交莲藕，就只能改变我自
己了。我到回忆中去品尝野生莲藕的滋味，这也
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情。在美好的回忆中，让心
灵在莲藕汤中尽情地翻滚，让身心在莲藕汤中甜
蜜地震颤，也算是又吃了一回野生莲藕。

我记忆中的莲藕汤与禾场上的电影连在一
起。当时乡村活跃着一支支流动电影放映队，放
映队轮流到各个村放电影。我们放学回家的第一
件事就是打听今晚哪里有电影。知道今晚有电影
心里就装满了期待，人也变得勤快起来，赶紧做完
作业，赶紧做完父母规定的家务，迫不及待地向电

影放映场赶去。有时候遇到雨，电影没看完就跑
回来；有时候走到地方发现没有扯上幕布，才知道

“英雄跑白路”。第二天有人故意问：“昨天看了什
么电影？”我们无一例外地回答：“最好看的电影，

《英雄跑白路》！”我们没有看到电影也像看到电影
一样高兴。

过年就不一样了，过年的时候没有人扯野
白，说放电影就一定放电影。放电影的师傅就住
在我家对面，他在镇上电影院工作。我跑到他家
去打听大年三十晚上放什么电影，他神秘地一
笑：“你到时候就知道了，反正不是《英雄跑白
路》！”这回答让人又是高兴又是放心不下，但过
年就是这样的：有很多快乐的事情，也有很多放
心不下的事情；之所以放心不下，是因为怕错过
快乐。年饭菜也让人放心不下，有没有我最喜欢
的莲藕汤？这尤其让我放心不下。我像大人一
样双手放在背后，像检查工作似的走进厨房。我
看到了一条又一条的大鱼，也看到了一只又一只
的鸡，还看到了大块大块的肉。有了这些食材，
年饭菜就很丰盛了；但还是不够完整，只有看到
了一根长长的脊骨，脊骨上鲜红的瘦肉，心里才
踏实下来。这根脊骨就是用来炖莲藕汤的。既
然莲藕汤也有了，那就只有一件事情做了，等待
幸福时刻的到来。只要过了今晚，莲藕汤就熟
了，我的幸福也跟着成熟。

莲藕是前几天就买好了的，莲藕上面还带着
泥巴。母亲把莲藕上的泥巴洗干净，瘦长的莲藕
就像我的两只胳膊；莲藕的颜色总让我想起麸皮
的颜色，也让我想起荞麦粑子的颜色，这种颜色才
是自然的颜色，过于白净反而让人觉得不真实。

这就像人一样，我本来生长在乡村，皮肤黑就是我
的本色，如果白白净净的，反倒不是我自己了。莲
藕出自于污泥，没有必要把自己装扮成像石灰一
样白，像石灰一样白的莲藕就是炖不烂的莲藕。
母亲把莲藕清洗干净之后，就用刀斜着切开莲藕，
莲藕切出很宽的斜面，这样更容易炖烂。母亲炖
莲藕汤用的一口厚厚的粗砂锅，砂锅表面能清楚
地看到烧结在一起的砂砾。砂锅不可以貌相，这
样的粗砂锅炖出来的莲藕汤才格外好喝。母亲把
脊骨放在下面，莲藕放在上面，一次性加入冷水，
水刚好没过莲藕。先用旺火烧开，再用文火炖一
个晚上。过了这个美好的晚上，浓稠的莲藕汤就
绽放出笑脸了。

我们这里的年夜饭都是中午十二点前后吃
的，吃年饭之前要关上大门。关上大门是有讲究
的，这是关上财门，把财留在家中。我最喜欢吃
年饭了，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想吃到什么时
候就可以吃到什么时候。父母还一个劲地笑着
说：慢点吃慢点吃，还有好菜呢。其实我已经吃
得够慢了，我也吃得够多了。过年的气氛真好，
只有好东西吃，没有批评吃，更不会有“家伙”
吃。过年就是儿时的天堂，安全而又快乐。吃完
年饭，吃完晚上的饭，还是没有喝到莲藕汤。莲
藕汤是晚上喝的，电影也是晚上看的，还有这么
多美好的事情在晚上等着我，这个晚上就理所当
然地成为我终生难忘的晚上了。

晚上终于来了，比以前所有的晚上都更黑更
冷，但也更激动人心。心里是亮堂的，心里也是
热乎乎的，我飞也似的来到露天放映场。露天放
映场的电灯雪亮，密密麻麻的人群挤在一起自然

组成欢乐的海洋，寒冷的夜空中也有多余的热情
在洋溢。我站在人群中，我更是快乐的一份子。
今天放映的电影是《洪湖赤卫队》，这是意外之
喜，这部影片刚刚恢复放映，我们还只听说过，今
天居然就看到了。而且这部片子还是彩色片，我
们以前看的电影可都是黑白片啊。过年的惊喜
竟有这么多！电影眨眼就看完了。人们一动不
动，我也一动不动，心里忐忑不安，今天是过年，
不可能这么快就散场了。师傅开始上片了，人群
中一阵喧哗声，这是快乐的声浪。接着放映的是

《红色娘子军》，也是彩色影片。这更是意外之喜
了，这部影片也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红色娘
子军》也很快看完了，这也未免太快了。天其实
已经不早了，但人们还是不肯离开。有的人喊了
起来，还要看电影。最后还是村支书发话了，把
这两部影片再放映一遍。人们欢呼起来，快乐的
海洋汹涌彭拜。重放的两部影片也放完了。我
其实很希望再放一遍，但没人听我的，我也只得
回家了。我沉浸在电影的情节中，已经完全忘记
莲藕汤了。

我回到家中，家里热气腾腾。父亲坐在树兜
燃起的火堆旁。树兜刚开始燃烧，大火还只是在
引火的树枝上燃烧，树兜的身上还看不到隐隐的
红色火焰。母亲在厨房里忙碌，我听到了莲藕汤
咕嘟咕嘟的笑声，我这时才想起来还有更好的“电
影”，这场“电影”我是主演，我自己参与其中。母
亲把菜都端上桌子，我们满怀喜悦地坐到桌子边
上来。我用汤瓢舀了一瓢汤，一瓢汤就是大半碗
了；我又用筷子去夹一块莲藕，莲藕在筷子上碎
了，又散落到汤锅中。我的心里一热，我熟悉这种

莲藕，我也熟悉这种味道，我还只是动了动筷子，
这种莲藕这种味道就已经在我的舌头上化开了。
我站了起来，我再次用筷子去夹。母亲笑着说：用
汤瓢更顺手。我于是又拿起汤瓢，莲藕的汤色就
更像麸皮的颜色了，这就是藕色，一种纯天然的色
彩！没有矫揉造作，没有弄虚作假。藕色的上面
还有一层白亮的油泡，一些油泡开心地隐没不现
了，一些油泡又高兴地跳出来。父亲在我夹莲藕
的时候已经舀了一碗汤。我刚把莲藕舀到碗里，
就听见父亲洪亮的声音说：“过年吃一碗安和汤，
一年都安安和和。”我更加兴奋了，我真想请韩英
也来喝一碗莲藕汤。我绝对相信韩英是喝过这种
莲藕汤的。韩英也肯定知道，我们这里把莲藕汤
又叫做安（ang）和（huo）汤，用方言读出来更是别
有一番韵味。我喝了一口莲藕汤，汤中有一丝丝
细腻的粉粒从嘴中滑过；一瓣一瓣酥烂的莲藕也
随着浓汤来到嘴中，咬一口就痛快地化开。莲藕
不动声色地启发着身心，我陶醉了。我还能感觉
到白色的油泡在舌头上生生灭灭，油泡再多也不
会油腻，莲藕早就把脊骨的油腻化尽了。我又小
心翼翼地从碗中夹起一小块莲藕，我不能让莲藕
在筷头上化开，我只能让莲藕在舌尖上化开，我希
望我的舌尖上也能盛开一朵莲花！粉扑扑的莲藕
汤胜过纯净草原上的酥酪，也胜过广寒天宫中的
甘露。我仿佛看见，莲藕汤有如一首歌谣在故乡
的大地升起，在广袤的湖区水乡久久飘扬，在人们
的心头久久飘扬。母亲摸了摸我的脸，笑着问：

“不冷了吧？”我大声说：“早就不冷了！”当我不得
不放下汤碗的时候，已经是转钟一点多钟了。我
明天还可以喝到莲藕汤，我带着甜蜜的想望上床，
我心满意足地进入梦乡。

莲花一年年开过，我期待有一天还能看到儿
时的莲花，还能吃到儿时的莲藕汤。野生莲藕的
种子始终都在泥土里，野生莲藕从来就没有离开
过，或许明年野生莲藕就能长出新芽。

莲藕汤
□ 田原瑭

“远山无晦明，秋水千里白。”江汉的
秋，瘦不露骨，细眉弯月，通体疏淡，倦懒
于温暖的阳光中。轻拢慢捻，万物缓缓，
仿佛一幅静谧的高宋古画。季节把一年
的珍藏豁然送人，成人之美，而自己依然
小石疏林，旧服敝履：无论是暮天修竹、纸
窗烛影，还是故国莼鲈、梅篱藤墙，皆干净
素雅，意趣动人。灵秀处，自有其温良恭
俭的气息与岁月淘洗的洁净，流露着人间
处处可见的修养和美好。

疏比密好，淡比浓好，旧比新好。
晨曦暮晓，一个人沿着池塘走，看断梗飘

萍，孤凫残荷，仿佛走进佚名《枯荷鹡鸰图》萧
寒凄清的意境里。荷叶经霜，被寒露裹挟，昔
日碧圆变成老妇的脸，千皱百褶，让人想起“朝
如青丝暮成雪”，想起朱零那首《致普拉达》“如
今，你已入睡多年/早已失去了梦乡/而今夜，我
迟迟不敢入睡/我渴望梦乡，但我更怕/过早地
失去。”无限感叹中国的山水画，能在尺方之
间，把“眷恋庐衡，契阔荆巫”的情感置于一图，
得天然之趣，与造化争巧，使千载之下，诵其
文，想其人，心生爱慕向往而不能已已。

枯荷能得到文人墨客的垂青，实在是因
为它的瘦骨嶙峋，萧条的美，物哀的美，死亡
的美。“日午画舫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
老了的荷，皮枯叶皱，单薄的肢体由纤细的骨
梗勉强支撑，随时变成一片落叶，结束生命的
旅程。“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
薄命”，所以李泽厚认为，宝玉不必勉强参
禅。换做我们，其实也一样。当年张叔夏感
叹汉宫燕舞犹在眼前，刹那间鬓丝飘雪，已成
过往，而留仙裙上的香气，至今仍在鼻前氤
氲。放眼人世，许多小偶遇、小团圆、小欢喜，
甚至是小成功，往往不会长久，总是无情短促
转瞬即逝。“花无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就是
生命的真相。

黛玉何其聪明，她口里说一向不喜欢李
义山的诗，却话锋一转表示只喜欢“留得残荷
听雨声”这句，还揣着明白装糊涂，怪宝玉他
们拔了荇叶渚的残荷。黛玉用“残”替换

“枯”，这一换不打紧，满眼恼人的败象，竟翻
出一派新境界，顿时天高地迥，妙趣横生。

“残”是“枯”的前奏，“枯”是“残”的结局，“残”
比“枯”好。这一换让后世的红楼公案讼争不
绝，演绎出多种或游离或梦幻或厚重或轻薄
的版本。有人说，“残”言尽而意未尽，“枯”则

是心死，是黛玉的自怜，是黛玉觉察到自己终
不能与宝玉厮守的隐喻。对，也不完全对。
一部《红楼梦》，见仁见智，读者是一千个哈姆
雷特。其高下，不过一只空杯的距离。

黛玉葬花，千古一景。她怕花污，盛于绣
囊，套了棺椁，执了花铲，找块洁净之地安葬，
三百六十八字《葬花吟》盛况空前。再看寻常
人家，死了护院狗，一律开膛破肚，鼎鼐调和，
极尽残忍之至。对于万物灵长的人类，除了一
己之身，其它生灵都是人世间的一碗菜，任我
剥皮任我剐。何况饥荒之年，人命尚不能眷
顾，炖了吃乃是替天行道。两相对照便不难
理解，易“枯”为“残”，其实是曹候对生命的观
照与悲悯，是情怀与风骨，是对黛玉灵魂的透
视与写实。黛玉，大观园里生活最沉重却最
清醒的女子，恰恰是一个生命意义上的真正关
怀者。

秋日荷莛，或折或弯，或逸或斜，与阳光
白水为伴。水上一半，水中一半。一半是理
想，一半是作为。水上的气定神闲，如掌如
握；水中的空灵似梦，镜花井月。它们在池
塘里修成正果，圆满自己，让你屏声静气不
忍拂抑；它们在死亡将近时抒写生机，把残
缺重铸完美。万千荷莛，没有一枝重复，更
没有一丝塞滞，个个通透无比。即便面临朔
风凛冰的胁迫，也要在枯萎前把自己圆满成
一个不可复制的洁净生命，把一个苍凉的秋
装扮得生机勃勃，旋律跌宕。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
电。应作如是观。”苏子的“人间如梦”“人生若
旅”，已没有了魏晋那种人生短暂、盛年不再的
悲哀，无关乎个人生命长短，而是整个人生意义
的问题。是秋夜里的蛩鸣，尘世里的灯光，与我
们同频共振，照亮我们的余生。换而言之，“残”

“枯”所表达的情感，不是激昂热烈、振聋发聩
的，而是理智平静，醒悟且深刻的。正如日本散
文家东山魁夷在《一片树叶》中所说的：无论何
时，偶遇美景只会有一次……如果樱花常开，
我们的生命常在，那么两相邂逅就不会动人
情怀了。花用自己的凋落闪现出的生的光
辉，花是美的，人类在心灵的深处珍惜自己的
生命，也热爱自己的生命。人和花的生存，在
世界上都是短暂的，可他们萍水相逢了，不知
不觉中我们会感到一种欣喜。

白石老人的笔下，从来都不曾有过传统
画家所传递的落败、颓废、悲伤的情绪，他的
一瓜一果一虾一菜，让人感受到秋天硕果丰
盈满心欢喜。如果他画了残荷，也一定是借
以表达对收获季节的乐观享受和对人生晚霞
的颂扬，因为他明白，流星的动人，在于陨落
即是盛开。

夏日嗦螺蛳
□ 安频

一池残荷一池秋
□ 高凤华


